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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槐， 也叫刺槐。 洋槐树之所以叫洋槐
树，一是因这树浑身是刺，与国槐根本不同；
二是这树确是舶来品，原产于北美，是货真价
实的“洋”树。

打记事起，我们村的路旁、房前屋后，都
栽着槐树。 有国槐，也有洋槐。 洋槐树对土壤
要求不高，适应性很强，耐酸、耐碱、耐旱，容
易成活，长得快。 所以，我们村长得最多的就
是洋槐树。记得我家院子里长着一棵国槐，屋
后的寨海子两岸则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洋槐

树。 高的，已是参天大树，遮天蔽日；低矮的，
葳蕤的枝条密不透风，像一道篱笆墙。寨海子
外边，是大片大片的淮草地，淮草地里，长满
了各类杂树，有酸枣树、毛白杨、柳树、楮树、
泡桐树、楝树。长得最多、也最茂盛的，还是洋
槐树。

我说这洋槐树长得多，而不是栽得多，是
因为这洋槐树野生的居多。人们像对待楝树、
楮树一样，很少特意栽植。 先时，自然萌发的
洋槐树苗一点点露出地面， 人们让其自然生
长。经过了风雪雨露，野生的洋槐树一天天长
高。洋槐树稍一长高，人们就用工具去修枝剪
叶， 让它长粗长高， 长大后的洋槐树可做梁
檩，也可做家具。

记得那时，一到暮春时节，房前屋后，渠
畔沟旁，村路两旁，蓊郁的洋槐树开满了玉珠
一样的洋槐花。绿叶丛中，一串串的洋槐花随
风摇曳。一阵风袭来，略带甜味儿的花香扑鼻
而来，沁人心脾，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挑逗着
飞来飞去的野蜜蜂。

于是，野蜜蜂在花里飞来飞去，我们便不
管不顾地爬上树去捋下一串洋槐花往嘴里

塞。一股甜甜的花香便在口腔里弥漫开来，直
达心底。

过足了“花瘾”，才把摘掉的洋槐花装进
篮子里，拿回家去，交给母亲。 母亲把洋槐花
洗干净，控去水分，拌上红薯面，上锅蒸熟，然
后滴上一些棉油， 拌上蒜泥， 蒸槐花就做好
了。

记得年少时，采摘的新鲜槐花，一时吃不
完，又没有冰箱，母亲就用沸水略焯一下洋槐
花，搦干，然后在一领秫秸箔上摊开了，把洋
槐花晾干储存起来。 这干菜是冬春季节包干
菜包子的最好馅料。

不知什么时候， 我们这里引进了一种开
紫色洋槐花的洋槐树。初时，人们见了紫色的
洋槐花，也想尝一尝它的味道。 有人说，这种
紫色的洋槐花有毒，不能吃。 所以，这种花便
高高地绽放在街头巷尾， 成了一种独特的风
景，直到花落缤纷，也无人采摘。

而今，洋槐树也成为绿化环境的新宠。

洋槐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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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冬时节，雪花纷飞，天地万物都被
笼罩在一片苍茫茫的清冷雾气中。 跟妻
子一起坐在回老家的列车上， 赵明栋的
思绪随窗外一阵阵掠过的景物起伏变化

着。他已经有七八年没有回老家了，一是
因为学习和工作比较忙， 另外是因为一
个人，他始终都不敢面对。 可是，离家越
近，这个人的身影就越清晰，尘封的过往
潮涌而来，冲击得他纷乱了呼吸。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五六岁的赵
明栋和村里的几个小伙伴们一起在杨树

林里捉知了。 他们拿着或粘了面筋或缠
了丝线的竹竿在知了的聒噪声中仰头逡

巡着。 这时，只听见张小蓓笑出了声，原
来她发现不远处的树枝上有一只静卧着

的知了。她握紧手中的竹竿，把竹竿头上
的面筋渐渐地向知了靠近， 就在快要粘
住知了的一刹那， 旁边忽然凭空多出一
根竹竿来， 并且那竹竿上的丝线准确地
套住了知了，一把就带了下来。张小蓓望
过去， 原来是调皮捣蛋的刘登宝在她面
前抢了先。

张小蓓委屈地哭叫道：“那是我先看
到的，还我的知了！ ”刘登宝嬉笑着解下
知了，放入自己的瓶子中，得意地对张小
蓓说：“就不给你，就不给你！”这时，赵明
栋闻声跑过来说：“欺负女孩子， 算什么
本事，给她。 ”刘登宝说：“不给。 ”赵明栋
扑过去就跟刘登宝扭打在了一起， 然后
骑到刘登宝的身上问他：“给不给？”说一
声不给， 赵明栋就朝刘登宝的脸上打一
拳。后来刘登宝实在是撑不住了，只得求
饶道：“给，给！”站起来后，刘登宝满腹怨
气地对赵明栋说：“真是多管闲事！ ”

冬天， 他们会一起在村里的空地上
堆雪人、打雪仗。 这时，因为跑得太快没
有注意到脚下的张小蓓忽然跌了一跤，
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屁股墩， 半天没站起
来。赵明栋连忙跑到她身边，一边扶起她
一边问：“摔疼了吗？”张小蓓还没有来得
及回答， 刘登宝就在一旁阴阳怪气地重
复道：“哎呦，明栋好心疼啊！ ”大家都笑
了起来……刘登宝更是借势大叫起来：
“明栋和小蓓好喽！ ”

赵明栋抓起一把雪，团了团，向着刘
登宝扔过去，刘登宝躲闪开，也团起了雪
球反击回去。 小伙伴们在雪地里你追我
赶，你来我往，白色的雪球满天飞起来，
一时间好不热闹。

赵明栋他们几家住得比较近， 有的
还粘着点亲戚， 所以大人和小孩们之间
都有来往。 到了上学的年龄他们就一起
入了学，从小学到初中，虽然学习成绩参
差不齐，深厚的友谊却是日渐深厚。到了
去县里上高中的时候， 大家都各奔东西
了， 就只剩下了赵明栋和张小蓓两个人
在一所学校就读。

离家远了，又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
人生地不熟的他们更加视对方为自己最

亲近的人。 十七八岁，正值青春萌动，青
涩浪漫的年龄， 一向互有好感的两个人
愈加地亲密起来。不过因为害羞，也怕耽
误学习，虽然他们心意相通，却都没有说

出来。 双方的家长虽然也从他们的交往
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却也都没有表明什
么态度，只是听任他们自由发展着。

三年的高中生活很快过去了， 高考
之后，赵明栋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而
张小蓓却因为两分只差没能考上。这天，
赵明栋找到正在家里郁闷的张小蓓说：
“再去复习一年吧，你肯定能考上的。 ”张
小蓓难过地说：“我爸说了 ， 不让上了，
说女孩子上个高中就行了， 还要供养弟
弟上学呢。 ”赵明栋还想再说些什么，可
是自己那点稚嫩的力量又能改变得了什

么呢？ 他有一种以后也许跟张小蓓走不
到一起的预感。

果不其然， 等到赵明栋大一暑假回
家的时候，张小蓓就已经嫁人了。赵明栋
非常伤心， 他没想到事情竟然这么快就
发展成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睹物思人， 在家里呆着的每一天都
带给他无尽的痛苦，暑假还没结束，赵明
栋就回了学校，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这
一次是因为母亲病重不得已才回家的。

刚进家门， 赵明栋的心里就扑通扑
通地乱跳起来， 原来迎面刚好碰上过来
看望母亲正要离开的张小蓓。 两人照面
后尴尬地愣了一下，赵明栋忙客气地说：
“我去送送你。 ”张小蓓说：“不用了，没多
远。 ”赵明栋征询似的看了眼妻子，妻子
听说过他们的故事，想着也拦不住，就大
方地说了声：“去吧。 ”

时隔多年，再次见面，稍感陌生的他
们都有些紧张。 可是那昔日的亲密和甜
美也悄悄地从心底荡漾开来， 弥漫在了
两个人的周围。 他们不想这么快就走完
这久别重逢的路程，于是，就在一片杨树
林里停了下来。

赵明栋问张小蓓：“你过得还好吗？ ”
张小蓓说：“离了。 ”赵明栋诧异且心疼地
问道：“为什么？ ”张小蓓说：“他们家的厂
子破产了，他就开始喝酒、赌博，后来就
离了。 ” 赵明栋说：“那年我去你家的时
候，你父亲对我说，小蓓已经结婚了，你
以后不要再来了， 我不能让闺女嫁给个
穷小子。这句话让我伤透了心，我不敢再
回来， 我怕一回来就会有把你抢回来的
冲动。 你父亲的那句话也让我暗暗下了
决心 ， 不混出个人样来就绝不回来见
你。 ”

听闻此言，张小蓓已是泪眼婆娑。她
仰起头说：“你难道不知道吗， 那年你考
上大学后，你父亲就找到我说，我儿子考
上大学了，他不可能再找一个农村姑娘，
你再寻个好人家吧！我父亲知道后，一气
之下托人说了媒 ， 很快就把我嫁了出
去。 ”赵明栋听后惊呆了，他望着苍白憔
悴的张小蓓， 想起这些年自己所经受的
折磨，不由得长叹了一声，这捉弄人的命
运啊！

两个人都沉默了，无意识地向前望
过去 ，空旷的雪地上 ，幼时的几个小伙
伴仿佛又在一块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
嬉闹着 ， 快乐无邪的笑声响遍了整个
村庄……


